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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词“面”的语法化

孟繁杰　李　焱

提要　“面”本义为“脸面”，进而引申为“物体的表面”，魏晋南北朝时期虚化为

量词，用于称量“扁平状”事物。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，量词“面”的称量范围呈现出

先扩大后缩小的发展趋势；称量对象则表现为以下两种规律，一是越来越向着典型的

“扁平状”特征发展，二是越来越向着“竖直”方向发展。

关键词　量词　虚化　泛化

汉语量词的语法化过程涉及两个方面：量词短语结构的变化和量词的语义演变（金

福芬陈国华，２００２：１）。本文主要考察量词的语义演变，即由源词虚化为量词，进而再进

一步泛化的过程。

刘世儒先生曾经对量词“面”的产生其及演变作过论述，认为“面”本义为“脸面”，由

此引申，凡作用在平面的大都就可以用它来做量词（刘世儒，１９６５）。这一论述较为简单。

量词从本质上来说，是人们从不同角度、按不同方式对客观事物进行观察分类的结果。

“汉语的量词的类别和数目的设立，远非随意的，而是深刻反映了汉民族的范畴化特征。”

（石毓智，２００１：１）“面”是如何从名词虚化为量词并进而泛化的，其虚化为量词后所称量

的事物具有怎样的范畴化特征，这都需要进一步探讨。本文以大量的文献资料为基础，考

察量词“面”的语法化过程，以及“面”所称量事物的属性范畴。

一　量词“面”的产生及其时代

“面”本义是名词“脸面”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面，颜前也。”（许慎，１９６３）下面即用的本

义：

（１）昔者卫灵公有臣曰公孙吕，身长七尺，【面】长三尺，焉广三寸，鼻目耳具，而名动

天下。 《荀子·非相第五》

由人的“脸面”引申出来“物体的表面”义，如：

（２）方之一【面】非方也，方木之面方木也。 《墨子·卷十一》

此用例指“方体”的一个“表面”。

魏晋南北朝时，“面”表示“表面”义的用法越来越多：

（３）此一扇之名也，薄打纯金如蝉翼，二【面】彩漆，画列仙、奇鸟、异兽。

（晋·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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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邺中记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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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４）弟子静深等立碑墓侧。陈郡谢举兰陵萧子云并为制文刻于两【面】。

《高僧传·卷第八》

（５）变乃开视君异棺中，但见一帛，一【面】画作人形，一【面】丹书符。 《神仙传》

（６）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，江夏蒲圻获铜路鼓，四【面】独足。 《宋书·志第十九》

“扇”、“碑”、“帛”和“鼓”等物体的“表面”从形状上来说都是“平”的，前三者主要侧

重于两个面，具有扁平状特征，例（６）“四面鼓”是比较特殊的鼓的类型，所以单独命名为

“路鼓”。如“鼓及鱠之四【面】者曰路鼓、路鱠。（《宋书·志第九》）”量词“面”便是由其

“表面”的形状特征“平面”义虚化而来。事物可能有多个“表面”，但“面”所称量的事物

只强调两个“表面”，可能是“前面与后面”，可能是“正面和反面”，即使该事物有多个“表

面”，但最突出、最明显的仍是这两个表面，突出“两个表面”的事物自然具有“扁平”状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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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还出现了下面的用法：

（１４）寒影坠高檐，钩垂一【面】帘。 （孙光宪《菩萨蛮》）

前面“面”称量的都是有一定硬度和厚度的事物，这里“面”开始用于软质较薄的事物

了，这也是“面”的一个新发展。

２．宋元明清

宋元明清时期“面”的用法与唐代一样，用于称量具有“扁平状”的事物，在称量对象

方面，宋元明三代呈递增趋势，每个朝代都比前代有所增加，当然在具体的称量事物上会

有少许变动。清代时，在称量事物上则有所收缩。

宋元明时期，除了前面已出现的“墙”“镜”“鼓”等事物之外，“图”、“锣”、“玺”、“鸉

盘”、“牌”、“屏”、“枷”等事物也都可以用“面”称量，如：

（１５）一年之间，持仗入库，前后盗铜锣十二【面】。 （《苏轼集·卷六十四》

（１６）至立德坊南古岸，得玉玺一【面】上进。 《册府



从整体上来看，中古时期“面”的用法变化不大，所称量的事物也比较有限，但其发展

演变的总趋势是越来越向着“扁平状”特征发展。唐代出现的“鞍”由于不具有这种典型

形状，在宋代就被“面”淘汰了，“印”也是由于形状特征不突出，最终在清代更换了量词。

而后来相继出现的由“面”称量的事物均具有典型的“扁平状”形状特征。

（二）现代

现代汉语中“面”的称量范围进一步缩小，原有的“盆”“盘”“枷”等事物都不再用

“面”称量，只剩下“墙”、“鼓”、“镜”、“旗”等少数一些称量对象。

三　量词“面”的语法化特点

综合以上各个时期的情况来看，量词“面”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：

第一，“面”由其引申义“物体的表面”虚化而来，用于称量具有“正反两个突出平面”

的“扁平状”事物。刘世儒先生认为，“面”作量词由其本义“脸面”而来，因此凡作用在平

面的大都就可以用它来做量词［２］。但从我们对“面”在各个历史时期称量对象的梳理可

以发现，这种论述有些偏颇。体状事物有多个表面，也就有多个平面。如“砚”有正反两

个平面，只有正面才有作用；而“城墙”的作用是用于御敌，起作用的不是其表面，而是整

个墙体。所以说“面”是用于作用在表面的事物不太合适。量词“面”所称量的事物具有

一个共同的形状特点，该事物不管形状如何，有两个相对的表面特别突显，所以该事物从

整体来看呈现为“扁平状”特征，“面”用于整体具有“扁平”形状的事物。

第二，“面”从产生发展到现在，在用法上没有太大变化，只是在称量的对象上有所变

动，可见，“面”是一个不太活跃的量词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“面”由名词虚化为量词，用以

称量具有“扁平状”特征的事物，如“砚”“墙”“筝”等，都是有一定厚度的硬质物体。唐代

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“一面帘”的用法，开始用于软质布帛类。宋元明清直至现代一直都

是两种用法并存。其实从形状上来看，软质布帛类的“帘”“旗”“窗纱”等事物也是呈“扁

平状”的。在称量的具体事物上，魏晋南北朝至明代，“面”的用法都有所泛化，称量的名

词不断增加，但从清代开始，“面”的称量范围开始缩小，现代汉语“面”的用法则更加有

限，只剩下少数几个名词，“面”的发展呈现委缩趋势，活跃度不强。

第三，“面”的发展演变有两方面的趋势。一方面，从形状特征来看，“面”所称量的事

物越来越向着具有典型“扁平状”特征发展。前面已经提到，“面”最初称量的“鞍”“印”

等事物，后来由于“扁平”形状特征不明显，被其他量词所取代。另一方面，从“面”所称量

事物的状态来看，“面”的称量对象越来越向着“竖直”方向发展。“面”原来称量的事物，

主要侧重于扁平形状，可以是水平方向的扁平状，如“砚”“盘”“枷”，可以是竖直方向的

扁平状，如“墙”“镜”“旗”，但到现代汉语中，水平方向的扁平状事物都不再用“面”来称

量，剩下的都是竖直方向的扁平状事物。这说明量词“面”在发展过程中，逐渐丢弃了本

身原有的一些语义属性，只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属性，这便是“面”称量事物缩小的原因。

“面”由名词虚化为量词、并进一步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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